
刷到一个有趣的视频：地铁上，一位穿着运动
背心的大爷，给一位拖着行李箱的大爷让座。旁边
有人问落座后的大爷：“您多大岁数了？”答：“69
了。”那人指了指站着的大爷：“您知道他多大吗？”
多大？穿运动背心的大爷呵呵一乐：“76了。”

76岁的大爷，给69岁的大爷让座。旁边的人
都乐。我看了这个视频，除了为76岁大爷点赞外，
却也觉得该让。理由有二：一是拖行李箱的大爷，
站着扶行李箱不方便，也不安全；二是，穿运动背心
的大爷，状态看起来显然比拖行李箱的大爷硬朗、
灵活多了，为弱者让座，该。
公交车上，乘客多的时候，驾驶员都会善意地

播放语言提示：“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什么
是“有需要”？一是老年人。但不是所有的老年人，
而是指高龄、行动迟缓、体虚的年老者。二是孕妇，
她们的身体负担重，长时间站立容易疲劳，最重要
的是，孕妇站着极其不安全。三是怀抱婴幼儿的
人，一手抱孩子，一手拉扶手，很容易摔倒。四是行
动不便的人，比如坐轮椅、拄着拐杖、打着石膏的。
五是病人或体弱者，他们体力不支，更需要坐下
来。六是携带超大、超重物品的人，他们的身体可
能很好，但坐下来，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看管物品。
让座的核心，不是年龄，也无关性别，而是“需

要”。对座位有“刚需”的人，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让
个座。一个健康的老人，未必需要座位；而一个刚
刚献过血的年轻人，或一个刚刚拔牙（拔牙需要麻
醉）的中年人，就非常需要一个座位。
日本的地铁上，都有一个“优先席”，我们的公

共交通设施上，也都设有“爱心座”，它们的出发点
是一样的：给有需要的人坐。即使不是“优先席”
“爱心座”，当你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比你更需要这个
座位的人，礼让给他，岂不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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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里的“老先生”
虞王孙

编者按：
“尊老爱幼，主动

让座”是根植在我们心
底的朴素美德。如今，节奏更
快、观念更多元了，乘坐公共交
通时，你还会盼着年轻人给你让
座吗？对此，有人表示“需要”；
有人豁达地表示若有人让座，会
心怀感激地道声“谢谢”，若没
有，我也会稳稳地站着，刷刷手
机，看看车厢里的活色生香；不
过也有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还是希望传统美
德能一直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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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万岁

腿部骨折愈合后，我已习惯拄着拐杖乘坐公共交通
了。只要不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公交地铁通常都有空位。
但也碰到过好几次车厢满员的，这时的我紧紧地

抓住扶手，眼巴巴地望着那些稳坐在座位上的人能注
意到我一瘸一拐的步伐和支撑身体的拐杖。可越是期
待也就时常失望，位子上的人要么专注于看手机，要么
望向窗外街景，偶尔有人抬头与我对视，也是轻轻掠
过，迅速移开，仿佛我手中的拐杖只是件可有可无的装
饰品。
说心境平静似水那是假话，我当然有委屈，明明行

动不便了，怎么依旧没人让座？难道只有坐在轮椅里或
者绑满了石膏才能获得关怀吗？我抱怨人们的冷漠。
有一天，我在地铁站看到这样一幕：有个老人独自

拖着箱子，手里还拎着好几只装满东西的马甲袋。他
又要通过安检，又要刷卡过闸机，手忙脚乱一团糟。就
在这时，有个年轻人走到老人身边，轻轻地对他说了几
句话，拎起箱子就送他下了自动扶梯等地铁。
年轻人的善举让我很感慨，我突然意识到不是人

们不愿让座，而是在快节奏的日常中，大家的眼里有最
直接的一杆秤，那就是判断谁才是那个真正需要帮助
的人。我的拐杖或许在有些人眼里只是暂时的辅助
品，可帮也可不帮。想明白后我也就释然了，以后坐公
交不再纠结于别人是否注意到我的拐杖，在意我的一
瘸一拐。每个人都有疲惫和伤痛的时候，这与年龄无
关，与其等待别人的关怀，倒不如学会用宽容的心态坦
然面对。
如今，再坐车时我已不会急吼吼地观察别人有没

有注意到我拄着的拐杖了。如果有人让座，我会心怀
感激地道声“谢谢”，如果没有，我也会稳稳地站着，刷
刷手机，看看车厢里的活色生香。
我觉得这是与拐杖相伴后收获的豁达与从容。

我要讲两个小故事。
笔者周一早上去上海植物园赏荷花，乘上720路

公交车。途中上来一对老小，小男孩大约一年级，眼神
好像示意我让他坐。我上了年纪，患腰椎间盘突出，虽
然还有一站，但还是立即起立，想让孩子坐。谁料紧随
其后的白发老太连忙笑着说道：“不用了，谢谢！”她拉
着孩子另外找个座位坐下。老人为教育小孩“让座”，
树立了榜样。
当前，有关“让座”的争议屡见不鲜。现在我坐公

交或地铁，也经常没人让座。有时觉得地铁的爱心专
座，经常有年轻人坐，确实不妥。但既然他们坐了，老
人提出“让座”可以，态度还是应该委婉些。
如今，年轻人工作辛劳。人家坐了，也许太累，兴

许身体不适……总之，老人如若“命令”让座，我觉得不
妥。
刚才查了百度：爱心专座，有一个“专”字，本身就

有专属、专用的意思，具备一定的排他性。如果无视
“专”字所涵盖的享有优先乘坐权的“老弱病残孕”群
体，设置“爱心专座”的意义又在哪里。
回过头来，再看我清早遇到这对老小的事儿。小

学生示意我让他坐，老奶奶立即引导孩子找座位坐下，
没有惯着孩子，培养孩子从小养成“让座”的好习惯值
得称道。
记得多年前我先生曾写过一篇《让座》的文章并发

表。他在耄耋之年，一次乘地铁，有位小姑娘低头在看
手机，抬头一看，一位白发老人在她面前，立即起立道
歉，并让座。我先生自诩自己不老，说：“谢谢，我可以
的。”那个小姑娘，起立，转身，并将他按坐在自己座位
上……
但愿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主动将“爱心专

座”让给老年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退休多年了，平时外出我喜欢步行或骑自行车。
但最近由于膝关节半月板撕裂，走路时膝盖像被塞进了
碎玻璃渣子，钻心地疼。选择保守治疗后，每星期需三
次到医院去针灸，由于路线远，交通出行就靠地铁了。

早晨的地铁是上班族的天下，列车到站，拥上车厢
的人群如潮水一般，车厢里到处人挨着人，我上车后，
身体靠着栏杆，列车的每个颠簸，都让膝盖疼得像针扎
一样，心里总想着如果能有个座位该多好。

列车在奔驰中轻微地摇晃着，正当我抓紧吊环忍
着腿疼时，斜对角坐着的那个头戴耳机的女孩，突然摘
下耳机，清亮的声音穿透了车厢的嘈杂：“老先生，您过
来坐。”她说话时眼睛弯成月牙，马尾辫随着车厢摆动轻
轻地晃动。我愣了一下，老先生？是在叫我吗？我刚想
推辞，她却站起身灵巧地钻入人群，红色帆布鞋在缝隙
间一闪而过。见我迟疑，旁边一个穿格子衬衫、拎着电
脑包的小伙子轻声地提醒我：“老先生，请坐吧。”

入座后，恍惚着，记忆里那个曾健步如飞的自己，如
今竟成了需要别人让座的“老先生”，“先生”前面还冠了
个尊称“老”字，显然很不习惯，却正是岁月不饶人啊！

高峰时段的地铁很拥挤，在车厢内此起彼伏的报
站声中，我看到了那些主动让座的年轻人——有假装到
站了，把座位让给孕妇的；有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把座位
让给了抱着哭闹小朋友的大妈；还有健壮的中年汉子，
挡在拥挤的人群前，为老人隔出了安全的空间。他们的
善意像蒲公英的种子，飘散在钢铁长龙的每个角落。

这座城市的地铁，每天运送着千万个旅客，同时也
发生着千万个故事，而今天发生的故事告诉我，变老是
自然规律，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谦让、温暖是永远年轻
的，我们城市的脉搏永远是朝气蓬勃的。

93岁的老母亲能干得有点过分，一说起要出远
门，她就开始规划路线。“几分钟走到X路车站”“一歇
歇走到X号线地铁站”“乘公交车、地铁，人家都会让位
子的”。每次，我们都打断她：“我来接你。”

前些天，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老者要求年轻小伙让
座并吵架的视频，也浏览了一下评论，有点感慨。社会
经济要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青壮年的奉献。多年前，在
日本留学的同学说起过，东京的地铁上，上下班高峰期
间，中小学生都席地而坐，把座位留给上班族——“大
哥哥大姐姐工作很辛苦。”

我们这里，公交地铁上，绝大多数年轻人，看到老弱
病残孕，也会主动让座。上文提到的吵架视频中的老人，
看上去年纪不是很大，体格也较强壮，能气壮如牛地要求
小伙子让座，窃以为，有失风度。身为享受养老金的老年
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最好坐出租车出门；若不舍得叫
出租车，且没有急事，最好错峰出行。倘若不得不于出行
高峰期间出门，在体力允许的前提下，也不该总是苛求年
轻人让座。年轻人也有体弱力竭之时，他们或许刚下夜
班，或许连续加了几天班，也可能身体不适……

一个社会的和谐，需要各个群体在心理上舆论上
为彼此留出空间和弹性，能为其他群体着想，而不是按
利己的字面规定，硬性要求他人。有一句多年前流行
过的老话，今天仍可一用——“理解万岁”。《西游记》
里，木讷的沙和尚都明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个浅
显的道理，“年轻”体壮的老人们，想来也不难明白吧。

最近，“国补”政策让不少老人将家里的电器及数

码产品升级换代，但有些老人还在“修修补补”凑合着

用。其实，“凑合”的想法还是有风险的，老年朋友们

怎么看？欢迎投稿至夜光杯邮箱ygb@xmwb.

com.cn或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

下期话题 用“国补”更新了


